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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城李花三万枝
□舒墨煊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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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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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青神湖
□邵永义

自小寒梅花破冰始，至谷雨楝

花收梢终，二十四番花信风次第吹

开蜀地经脉。《荆楚岁时记》载雨水

三信：“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

花。”李花总在众芳喧哗时退后半

步，待群花倦了，方将素白一寸寸绣

上世人眼眸。

今年成都的春天来得晚，李树未

待惊蛰雷动，已将碎玉缀满枝头，不

似桃夭灼灼，不效梅影疏狂，只将素

绡层层叠进山岚。

晨雾还缠着锦江的腰，新津方向

的李花已漫过古道。这场素雪崩得

颇有章法：先染白马河桥墩，再淹梨

花溪石阶，最后在龙泉山撞得粉碎。

山腰茶寮的老板娘煮水冲泡蒙

顶黄芽，铜壶嘴腾起的白气与半山花

雾混作一处。对面赭色岩壁上沟壑

纵横，裂缝里竟也挤着几簇迟开的李

花。花瓣不过指甲大小，风过时，花

瓣与浅青花萼纷纷离枝，却不肯委顿

泥中，只管借气流旋舞，仿佛执意要

飞回《簪花仕女图》里某位宫娥的云

鬓。这般执拗倒与千年前诗里的李

花同气连枝——南宋《清异录》记载

蜀地春日簪李遗风，文人墨客常将落

英穿作步摇，陆游在蜀中任职时，便

留下“细萼枝头冷艳稀，等闲飘作步

摇飞”的诗证。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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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川滇》（组诗）
□李铣

歌
诗诗

春雨如画笔染过岷江两岸，碧绿的油菜绽放
金黄的花朵，唤醒了成都盆地最南端的春天。

这里是岷江，是鲲鹏在青藏高原一脚踏出
的三条爪印：北是黄河，南是长江，西边被青藏
高原支撑着、冲出成都平原又向南汇入长江的，
是岷江。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给蜀中的河流排了个
序：“岷水导江，是为四渎之首。”在青藏高原的崇
山峻岭中，大自然以消雪融冰的激情，滴水成溪，
涓水成河，拍打着沉睡亿万年的青藏高原，以南北
走向的独特之势，在润育了成都平原的锦绣天府
后，又无声地汇入了万里长江。

三江之源，岷水下山来，从牛皮筏，到竹排，
到木舟，载着一群古蜀先民，逐水而居，结草为
庐，凿石为屋，在龙泉山的尾部登岸扎帐。抬望
眼，东岸青山如黛，秀美如眉，他们把山叫作峨
眉山。

江水与天空叠印出岁月的绵长，桨板拨动的
是联线的书简。汉代嘉阳山水，芙蓉关江，一个叫
汉阳的江边小镇，一段叫青衣的岷水别称，在青衣
故都，神之福地涌上江边的城郭。青城、青衣、青
神，一根串珠镶玉的项链，闪亮在蚕丛氏丝织的大
地，在1400多年后，成乐300公里水路，汉阳航电、
虎渡溪航电率先合龙，为四川通江达海战略，在39
公里岷水之上，支撑起两座大坝，把3万亩岷水汇
聚的“青神湖”，在春天唤醒。

青神湖，如一位睡梦中醒来的姑娘，七分素颜
的宁静，三分娇羞的浅笑，撩开冬季厚厚的面纱，
闪着蓝宝石一般的眸子，接受了春天的注目礼：草
长莺飞，桃红李白，绿竹婆娑，小院静谧。

有古筝穿越时空，从北宋苏轼那个顺江而下
迎亲的花船上飘来，送来春的气息，惹得一队白鹭
盈盈飞过蓝天，而水岸边浣纱的少女浑然不觉，任
白鹭把人字写在天上……

与岷江一起醒来，与青神湖一起梳妆的，还有
相邻而眠的古城。她如一位村姑坚守在自己的故
乡，守望那千年的浪花，万年的明月，远去的白帆，
梦里归来的良人。谁家泊舟的商船，一盏灯笼映
照在江中，让波浪揉碎消融？哪位漂泊的文人，一
支竹笛悠扬，从悠然于夜幕的芦苇丛飘来，笛声恼
鱼龙，无意惊妾梦。

青城，或称青衣，或称青神，伫立岷江边，从结
草为庐到雕梁画栋，从木架搭棚到粉墙黛瓦，她的
石板路上有花布鞋留下的吻印，画像砖的小巷里
飘过与春天絮语的红油纸伞，风儿见过伞下的一
袭丝绸长袍，半张彤红的脸……而今白帆远去，繁
华如梦，而涛声依旧，蚕丛故里，岁月静美。

万物生长季，天地人共生。
湖畔有个程家嘴村，是苏轼母亲程夫人的家

乡，是她读书写诗、栽桑缫丝的故园。在她18岁
嫁给眉山苏洵后，在她把苏轼、苏辙两个儿子养育
成人后，在她呕心沥血、以柔弱的肩膀支撑起苏家
的天下，全力扶持两个儿子读书进考、三苏名动天
下时，积劳成疾的程夫人却在纱毂行的老家与世
长辞了！

春蚕至死，今生化蝶，唤鱼公园的鱼眼之
处，全国唯一的苏母祠悄然耸立，传承着三苏文
脉，讲述着一代贤母“勉夫教子、抵于光大”的故
事。青神湖畔，省级家风家教基地苏母祠深情
守望，见证苏母故乡的人民在新时代演绎春天
的故事。

文体与修辞的实验

多年前，四川作协主席阿来在一次讲座中
说道：“对于一名作家，尤其是已经出过不少作
品的作家而言，要追求有难度的写作。”对于
蒋蓝而言，《寸铁笔记》的创作历程即是对自己
过往写作经验的一次推翻和挑战。

从记者到作家、从诗人到散文家，从非虚
构写作到思想随笔，蒋蓝从未让标签束缚自
己，而是在不断尝试破局跨界。在《寸铁笔
记》中，蒋蓝大胆将起源于古希腊时期的“断
片写作”与震惊美学下的“闪电修辞”相结合，
开创了一种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中国式断
片写作”。

作为一种古老的书写形式，早在古希腊时
期就有许多哲学家使用“断片写作”表述其思
想。“断片是对思想、事件的深犁，既是生命的
切片，又是对思想在场的无限贴近。”蒋蓝说，

“断片式的写作，逾越了叙事的惯常，恰恰也是
一种思想自由性的体现。”

从古罗马奥勒留《沉思录》, 到留基伯、奥
维德的断片文献, 从帕斯卡《思想录》到尼采

《查拉斯图特拉》，诸如此类的断片式写作，其
最大特征是思想重于文学, 或文学与思想交
缠并行。

蒋蓝对于断片文体的关注，始于二十多
年前。当时他喜欢买旧书，热衷杂览，知识
面广阔，对中国古代笔记和西方古罗马哲思
断章，尤为青睐，为此他几乎购买完市面上
与断片写作相关的书。在蒋蓝的书房里，你
会遇到很多市面上罕见的冷门或者偏僻的
书。或许正是这种冷门，偏僻，让蒋蓝能够
营造出一方自己的思想天地，从窄门中走出
宽阔之地。

多年来，蒋蓝一直在琢磨如何将源自西
方的思想“断片”写作与中国的文学修辞进
行结合，这本《寸铁笔记》便是他所给出的答
案。在书中，蒋蓝近乎疯魔地运用了大量犀
利、尖锐、极端的反讽和隐喻，文学是语言
的艺术，诗人更是语言的“炼金术士”。语
言精练、提纯至极，寸铁便成为寸金，成为
宝石和钻粒。

“民众被这一幕震慑，突然感觉到，愚蠢
的眼睛未能洞悉绝美的华服，一如自己看不
到权力的走向。于是，他们个个呆若木鸡，
回到了穷人的表情……”（《醒悟过来的皇
帝》）言简意赅，其中的反讽意味深长，锐利

如匕。诗人凭借文字的力量，以及突破思想
桎梏的勇气，让修辞化作闪电，毫不犹豫地
击中那些荒诞、虚伪、背叛等弱智且弱力的
现实。

思想与诗性的交叠

在蒋蓝看来，《寸铁笔记》对于这个高速发
展的时代而言，是一部向内心塌陷的，努力回
归自我，倾听内心的作品。书中所收录的思想
断片大多源自他数年来的阅读生活经验，密不
可分，彼此呼应。“这是一本让我可以站立的
书。你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在失眠的时候，他在
怎么思考。”蒋蓝说道。

三十年来，蒋蓝习惯于在那些零碎时间
里，比如乘坐飞机的途中，在路边等待的时候，
将那些一闪而过的灵感火花记在手机备忘录
中，等到空闲再静心整理到笔记本。在蒋蓝的
笔记本上，闪耀着他与这个世界不断碰撞中所
产生出的各种思想火花，无论是对于黑暗、火
焰这些意象的思考，还是对儿时经历的回忆、
安徒生童话的新解，都滋养着一篇篇精巧灵动
的作品诞生。

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李怡看
来，文学和哲学最大的区别是，文学还原了生
命最初的闪光点。“蒋蓝老师这本书，展现了他
最初的生命形态，用思想击打文学，从中激发
出生命的火花。”李怡说道。

在蒋蓝看来，一名作家最重要的是要找到
自己的声音。苏东坡曾云：“当时号令君听取，
白战不许持寸铁。”意指不许使用特定的诗料
来写诗，不使用前人用得俗滥的形容语及代
字。受此启发，蒋蓝认为在修辞技法之外，应
该还有一种广义的“思想白战体”写作，即不用
寻常的陈词滥调，而是要创作出极具个人特色
的语言，表达出独立的思想。

《寸铁笔记》称得上是蒋蓝践行“思想白战
体”这一理念的最佳范本。在思想断片的基础
之上，蒋蓝融入了诗性表达，特别注重思想和
修辞的交缠，字里行间充分展现出张炜所说的

“思想和诗化的能力”。
在当今碎片化阅读时代，蒋蓝选择开创一

种中国式的断片写作，将日常生活中的思想碎
片以诗化的语言提炼出来，成了一段段坚硬孤
僻却难能可贵的寸铁之思。对于读者而言，无
论是跳跃式拣看还是全篇通读，都将开启一趟
自由烂漫的思想之旅。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旺姆

锦江畔，压岸李花似谪仙残梦。花簇压
得细枝垂向溪涧，倒影与落英在流水中碎成
一湾银鳞。春寒任性，把花期裁去三昼夜，倒
叫这满树碎玉平添三分决绝——愈是转瞬即
逝之物，愈要绽放得惊心动魄。

青羊宫的道士说，李花最合《道德经》中
“大白若辱”的玄理——开时不争桃杏之艳，
谢时不作柳絮之悲，这便是李花的骨相。

这话若让南宋的杨万里听见，定要添上
几笔“宜远更宜孤”的咏叹；若落在曹雪芹耳
中，又该引出“淡极花更艳”的墨戏。

这种美学在明清园林中呈现跨地域性表
达：江南苏州拙政园“玲珑馆”以李竹映衬粉
墙黛瓦，花时碎玉飞雪，暗合“虽由人作，宛自
天开”的造园哲学；而在蜀中成都，文人园则
发展出“李花临水”的独特范式——浣花溪畔

的“碧鸡坊”“百花潭”别业等，皆取李花照水
之趣，通过曲岸折枝营造“临溪弄花影，浮白
入镜天”的意境，与江南“墙垣李雪”形成一东
一西的美学对仗。

承袭唐代洛阳满街栽李树的传统，后蜀
坊市间多见李花点缀。孟昶虽以四十里锦绣
芙蓉名动天下，然而市井深处，李花疏影仍悄
然点染人间。北宋时，田况笔下“三月蚕市”
已成李花胜境，至明代《群芳谱》首开李花独
立条目，李花终破茧成蝶，独立芳谱，自此占
尽春风一席。

李花既是宫娥鬓角的点缀，亦是山野农
人赖以生存的作物。这种雅俗共生的特质，
在东汉画像砖与南宋《耕织图》中皆有印证。
我家楼顶花园里也有一株脆红李，花比山野
李树更艳三分，蕊心透着一痕妃色，晨起推

窗，常看见麻雀在枝丫间蹦跳。想起前年脆
红李刚开始结果，至夏日方才成熟。小女攀
枝摘下几捧笑盈盈奉至眼前，果实清甜，滋味
竟比市场上最新鲜的李子更胜，滋养了一家
人脆生生的小确幸。

如今，锦江边的红叶李，是每年最早盛开
的品种。前几日一夜暴雨，清早便见江岸满
地湿瓣黏着青砖，织出冰裂纹般的抽象图谱，
叫人舍不得清扫。

暮色染紫西墙时，我一时兴起，展开珍藏
的一幅冰裂纹李花蜀锦。经纬交错处，银线
绣的李花从裂纹里探出，恰与窗外真花叠影，
一刹那竟分不清是织锦裹住了春色，还是李
花穿透百年光阴，绽在了缎面上。与其说这
是“李花魂浸了蜀水”，我倒觉得更像触摸到
凝固的时光。

李花盆里埋着去年掉落的李核，今春竟
抽出一茎新苗，叶脉里淌着的，原是战国工匠
调朱砂绘漆器时，从笔尖坠落的星火。成都
商业街战国船棺中沉睡的李核，碳化了2300
年春秋，经检测证实与现代李树高度同源。
考古学家说那些基因螺旋纹路里，仍蜷着古
蜀人栽种时哼唱的谣曲。你看窗外新叶边缘
的锯齿，可不正与漆器残片上的五瓣花影，拼
合成半阕失传的璇玑图？

我从楼顶剪下几枝李花插进龙泉窑冰
裂纹梅瓶，裂纹从瓶身爬上花枝，恍如时光
在瓷器与植物间蚀出的同一种刻痕。忽有
花瓣随风卷入窗棂，恰落在蜀锦上，叫人不
忍拂去，只留它作个审美的活针脚——那不
仅是工匠仿天工的野心，更是对“道在瓦甓”
的顿悟。

夜露渐浓时，楼台李树的影子在石墙上
游走，早凋的花瓣正于泥土中编织新的经
纬。原来皎洁从不曾褪色，有些美必须碎
过，才能顺着蜀地的血脉，流进更深的春天。

俯瞰青神湖。邓友权 摄
知名文化学者、作家蒋蓝曾将散文、随笔断片、非虚构

和诗歌比作自己存在的四种向度。2024年10月，蒋蓝《寸
铁笔记》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作为蒋蓝近年来最为看
重的作品，该书汇集了蒋蓝十多年有意为之的“断片式写
作”，收录思想随笔、读书笔记百余篇，涵盖历史、社会、自
然、人生、中外文化等多方面随想。在断片写作中，他对客
观世界的洞察一针见血，观点犀利鲜明，思想深邃独到，文
字如寸铁般简短有力。

正如蒋蓝所言，“独立思想也许就是不合情理的，那么
思想者手里的寸铁，就不仅仅是对刀的拟真，而是一种超
级存在。”这也正是书名的由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
炜在序言中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文章体量短小却激切生
气，深邃广博、浩瀚孤绝，如宝石颗粒般交织成立体的思想
网络和洞穴。《寸铁笔记》封面

马术场上的马

用于马术场的马，来自喜马拉雅山
喝雅鲁藏布江的水，舞蹈
——为川西乡野一展速度的优雅

美景良辰中，滚滚向前
空旷的空间，心地雪崩一样潇洒
牵引五桂村：跨栏，越障，竞技
超过历史的尘埃
又让故园梦，惊落在樱桃树下

人与动物的关系，也得以互证
激励我，是案头未完成的诗稿

起风的院子

起风的院子，控制
古今的“蜀川胜概图”

蜀道换绿道。凛冽寒风中有光
骑游者就此出发，向北奔赴
如彩旗，似突破雄关
追赶凄美传说的那头金牛

电视在芦苇丛里苏醒
道路爬上屋顶，玻璃栅栏圈不住
飞驰神往的心思和脚步

“城在远方已变成一尾巨鱼”
吐出一粒粒珍珠，迎春播种
生态环线上，开放着成都美学

二江寺

年初一，是约定俗成的归期
脚步如流水，冲刷被掏空的樊蓠
沉香举过头顶，点燃今年的愿望
老僧紧张旁观，怕殃及
陈旧的木头
把星火匆匆扔进炉鼎

——个人的希冀，旋即进入集体主义
香烛总要熄灭掉
巍峨大殿上，木鱼声声稳定
堂前排长队，吃斋而去

昆明圆通寺

老和尚打坐，莲台云涌风起
默念的经书声
敲打洼地春天的新叶
残冬尚未远去，池中鲤鱼饥馑
阳光慈祥，蓝天平静如洗
心思比木鱼更沉——
朝山的男女，拜了佛像
又去旁边动物园
拜老虎狮子
甚善！人间事总有畏惧

元谋土林

我对渺小的敬畏，越来越强烈
一抔土封喉，也终归于土堆。
真正走入它的世界，才知道
泥巴可塑造刀戟、立柱、龙宫和玉

笋……
风穿世界之窗，雨打恢宏殿宇
土层奉献远古的贝壳与卵石
我小心地踩上，惊醒它
覆盖擦亮的皮鞋；却带不走
——低过榆树落叶的谦逊
尘埃已然落幕：飞出蓝蝴蝶
似魔幻，似琥珀，装点我远道而来

的心

元谋人博物馆中
葫芦形陶瓶

作为崇拜物，并非实用器件
它看见过：人猿相揖别
石头与石头撞出火花
星辰下与走兽的厮打和周旋

这比黑夜更黑的奢侈品
被双手举过头顶
传递于子孙——英雄精神的遗产

太阳、灵鹿、梅树及爱恨情仇，装得下
也盛满大江的生生不息
荡漾，就在方寸之间

瓶盖裂开……手握斧钺的手
令青铜光芒，横扫鸿蒙的摇篮

《李花双雏》
【清】任伯年绘制

如何开创中国式的
“断片写作”？


